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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走廊地面， 飘过几片桃

花。 一双玫瑰金的芭蕾系带高跟鞋

咯噔咯噔地敲了几下，又停了下来。

木雕花格窗外，伫立几秒，这个穿着

杏色压花长旗袍、 着藕粉色夹层坎

肩的短烫发女子，便抱着教案，身姿

摇曳地进了一间挂着 “国文科办公

室”的房间。

经过一排教师办公桌时， 她的

目光与正对门口坐着的一个女教师

的目光相撞，她礼貌性地微笑，视线

却往那个女人的背后延伸。 最里面

的那张办公桌上， 藏在一排书籍中

的那个蓝色信封还在，她抿嘴一笑，

似乎是要往那张办公桌走去， 但却

在另一个伏案备课的同事前停下了

脚步，站在那商量着什么。

“遗风，我们俩怎么买的一样的

鞋！ 看看……” 不知什么时候， 一

个温软的身子靠到了这个女子身

边， 一只手还搭着她的肩膀。 这个

被唤作遗风的女子， 此时确实是被

吓了一跳， 仿佛有人从背后偷袭了

她心里那个小秘密 。 尽管几分钟

前， 她看似旁若无人、 穿着高跟鞋

“咯噔咯噔” 踩进这间办公室。 她

茫然地回头看了过去， 随即微微一

笑， 算是告诉自己： “原来是凌雨

祯。” 遗风无声地笑了， 却并无所

示， 凌雨祯那只作势要去与遗风去

比较鞋子的脚讪讪地收了， 踩着细

细碎碎的步子回到她正对门口的办

公桌。

出了 “国文科办公室”， 遗风

的脚步不由加快了， 她穿过回廊，

穿过一进又一进厢房， 穿过一片假

山花圃 ， 最后， 她熟稔地穿过一

个随墙门， 将这座寄居在清朝商人

的老宅子里的学校抛在身后。

遗风的家就在与学校一墙之隔

的梅园。 说是梅园， 园子里却多的

是菊花。 因是隔壁那清朝买办商人

给小妾建的住处， 所以挨着建的。

也就是一个大户人家， 自康乾给朝

廷买办发家 ， 到了宣统帝时那一

代， 儿子殁了， 两个女儿， 一个招

的上门女婿， 一个远嫁。 上门女婿

在妻子病危前为了冲喜娶了房小

妾， 但也没能留下后代。 所以， 这

园子的破落屈指算来也不过三十多

年的光景。

后来， 那上门女婿带着小妾，

移居乡下祖屋。 这城里的老宅子，

因为大而讲究， 难找买家， 一直空

着 。 而隔壁的梅园 ， 因为小而精

致 ， 有座小洋楼 ， 住起来比较方

便， 就被江遗风的父亲、 燕京大学

历史教授江祖焕买了下来。 而江遗

风的伯父江祖新看见隔壁大大的园

子空着可惜了， 又感于国弱民愚，

唯有启发民智， 所以就很费心地用

合适的价钱租了， 用来办教育。

江遗风方才在 “国文科办公

室” 商议的不是别的事， 正是为伯

父学校将要举办的欢迎父亲回到桑

梓地任副校监的晚会。 而在这个晚

会上 ， 遗风打算将接收 “蓝色信

笺” 的那位神秘先生正式引荐给父

亲。

“你真的已经想好了？” 堂妹江

遗爱咬着水果叉 ， 提醒江遗风 。

“爱情是越隐秘越可爱， 但婚姻却

是两个人的相互提挈。”

从学校一路狂奔回家的江遗

风 ， 此时望着窗外 ， 有些心不在

焉 。 江遗爱见状 ， 把脚抬得高高

的 ， 划到她眼前 ， 想打断她的走

神： “看， 看你穿着好看， 我也买

了这双鞋。 到了后天晚上， 我要穿

着它和宣恩跳一曲华尔兹。”

“三双同样的鞋？” 江遗风一下

被触及， 嘴角牵出一丝冷笑， 恍然

大悟似的。

在第二天学校的校务会上， 江

遗风再一次醍醐灌顶。

国文科主任周运宪没有来开

会 ， 派的是同科的国文教师凌雨

祯。 校监办公室室长翁同均就课堂

纪律训话后， 凌雨祯的发言让在座

的科主任半是惊讶， 半是赞许。 凌

雨祯说的什么？ 她说： “翁室长讲

得很对。 的确， 还是得在课堂上发

力 ， 方得本末 。 学生们听得有趣

了， 课堂纪律自然就好了。 所以，

实证和任务教学或许能有的放矢

……”

江遗风一字一句听得清清楚

楚， 但头脑里已是嗡嗡作响。

开完会后 ， 江遗风从自己的

“艺术科办公室” 出来， 拿着一个

蓝色信封走向 “国文科办公室”。

这一次， 江遗风不想抱着教案

做掩护， 也不要待到四顾无人时。

但到了门口， 她还是环顾四周， 止

住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 ， 轻叹一

声， 犹豫了。

风， 吹来几片园中的桃花。 像

风一样的， 一个飘忽的女声也从门

内吹了出来： “你好了没有？ 你快

点。” “好了， 我写完就来。”

遗风在门外听得真切， 是周运

宪的声音。 正狐疑， 却见凌雨祯从

门内飘出来。 看见遗风， 她先是一

惊 ， 但还是挺了挺身子 ， 擦肩而

过。

“周主任， 你的信。” 凌雨祯细

碎的脚步声还在窗外， 江遗风压抑

着声音里的愤怒， 隔着桌子把信递

到周运宪眼前。 周运宪抬起头， 他

从不曾这样仔细看清过的江家大小

姐江遗风， 此时就矜持负气地站在

他面前。

“我的信 ？” 周运宪迟疑了一

下， 但又坚决否认：“不是我的信。”

江遗风捕捉到了他往窗外瞟去、 眼

神里闪过的一丝惊慌。 窗格子间，

凌雨祯的碧色旗袍隐绰可见。

江遗风提着的心一点一点的落

了下去， 但是又不知到底可以搁放

在哪里， 这颗心在她身体里翻腾、

乱撞， 就像四溅的烟花一样， 明的

是灼痛， 暗的是灰烬。

三天一封蓝色信笺。 她在信里

写尽她的喜怒哀乐， 也付尽她一腔

热忱。 她以为他是那个在课堂上风

趣地应对学生尖钻提问的 “难不

倒” 先生， 但他还是在接不接受她

江遗风的感情的问题上为难了， 她

以为他是那个从容面对所有校董，

不卑不亢的教师代表， 但刚才他脸

上的那一丝惊慌， 又是她江遗风多

么不想看见的！

想起这些，江遗风强忍住眼泪，

点点头。等到江遗风走出办公室，周

运宪才如梦初醒地追了出去……

听了一夜的雨， 楼下， 堂弟江

礼信练习梵阿玲的声音又咿咿呀呀

地荡进窗来。 遗风闭眼皱眉躺了许

久， 终是从床上翻身坐了起来。 待

她穿戴整齐， 走下楼梯， 却见遗爱

已在菊花开满的院子里坐了多时。

浑浑噩噩已是秋天。 看着雨后

扎眼的那一片明黄， 透过玻璃落地

窗， 浸染进亭子间， 将遗爱坐在那

翻书的背影越发衬得削瘦， 遗风暗

暗告诫自己： 这是景随境迁， 悲欢

离合应时而生， 算不得数的。

江祖焕正要出门。 “爸。” 遗

风挽住父亲的手， 把头靠在父亲肩

上 ： “这 几个 月您多 担待 了 。 ”

“傻孩子， 事情来得太突然， 让你

为我担心了。” 江祖焕双手扶着女

儿的肩膀， 心疼地打量着

:

“校董

事会现在都一致同意你伯父聘请我做

副校监的建议了， 等于就是把学校治

学这一块的事都交给我了。 那个帮翁

室长起草治校建议的周运宪， 虽然大

家说他是翁室长的人， 但有的建议与

我的不谋而合， 可以用。 翁室长要在

治学之处搞政治， 不能容忍， 但可以

理解。 年轻人想上进总是好事。” 江祖

焕拍拍女儿的肩膀， “倒是你， 要趁

着今晚的酒会， 给爸爸找一个可以一

起下棋的人。”

遗风目送父亲远走后， 在遗爱身

边坐下。 突然呵呵大笑： “今晚穿什

么？”

今晚穿什么？ 当然是着我旧时衣，

着我旧时裳了。 江遗风回到房间， 拿

出那双玫瑰金的高跟鞋 ， 看了又看 。

但想起周运宪那惊慌的一瞥， 一层湿

热的东西还是浮上了眼帘。

遗风穿着的这双金色鞋子， 相比

她以前的那些鞋 ， 并没有多少特别 。

但让遗风在这个晚上脚步笃定。 “难

道是因为这双鞋不仅仅为我所独有？”

端着一杯白兰地站在自家二楼上， 俯

瞰摆着 “江祖焕就职答谢酒会” 的花

台的 一楼大厅 ， 遗风 自问 又 自 答 ：

“我要在今晚找到答案。”

“对不起了 ， 探戈乐队没有组起

来。 小提琴、 低音提琴、 手风琴倒是

有， 但是如今在战时， 您知道， 供给

难以周全 ， 要找一架钢琴很是勉强 ，

不过可以跳华尔兹。” 酒会上， 遗风半

带歉意地向校董夫人们解释 。 此时 ，

江礼信站在大厅中央， 拉响一曲小夜

曲。

小夜曲之后， 所有来宾都聚集到

一起听董事代表发言， 人群中有人对

这个酒会几个月前突如其来的变卦窃

窃私语。 江祖焕宣布 “学术委员会成

员名单” 时， 遗风的目光在人群中搜

索着， 伯父、 翁室长， 还有……遗风

缓缓退出了人群， 往花园走去。 刚走

出门 ， 遇见凌雨祯 。 遗风微微一笑 ，

算是打过招呼了。 凌雨祯突然叫住江

遗风：“谢谢你这么对他， 真是让人感

动啊。 祝你幸福！” 江遗风侧目转身：

“他进入学术委员会跟我没关系。 男儿

膝下有黄金， 你不该那样对他。” 凌雨

祯一听， 拦在江遗风面前： “既然你

都这样说了 ， 那我以后不会不识趣

的。” 江遗风又气又惊讶， 不再多言，

径直向花园走去。

花园里， 没有人。 江遗风若有所

失的立在风中 。 花园里 ， 幸 亏 没 有

人 。 许久许久 ， 她才转身 。 一转身

却见周运宪一脸肃然的在不远处看

着她。

“遗风， 对不起。” 周运宪终是鼓

足勇气走近江遗风。 风， 吹来菊花的

暗暗幽香。 借着月色， 遗风看着那张

清秀的脸庞， 淡然道：“说什么实证和

任务教学， 连语气都不曾更改。 我给

你写的信， 为什么就给她看了去？ 不

过也好， 反倒成全了你们。”

遗风的话， 似是绵里含针， 说得

周运宪眉头紧锁： “如果我说， 一开

始是她逼我。 后来， 是你逼我， 我别

无选择 ， 这么久才来找你 ， 你相信

吗？” 一听这话， 江遗风顿时手足无

措： “我又何尝逼过你？ 不过是要你

自己掂量。 我还希望你们永永远远在

一起呢， 至少你们之前的暧昧昭然若

揭。 我所受到的委屈， 难道不需要你

用一辈子来铭记吗？”

“一辈子？” 周运宪还在回味这句

话的意思。 江遗风却要周运宪往灯火

通明的小洋楼里去看： “今天我不能

跳舞了， 因为今天我的舞伴会被我爸

认为是那个和他一起下棋的人。”

“那就不跳舞。 ” 说完这话，周运宪

的眼中渐渐注满了柔情， 如同这月色，

洗净了江遗风的不安和焦躁。

东风鸣露换日程， 西渡顶霏踏墓林。

孤子泪伴雨纷纷， 众家青发汗淋淋。

三月萢， 又名刺萢、树

莓。儿时的记忆里，每当看见

刺萢树发出嫩芽时， 小心儿

便欢欣不已：春天来啦！

我们仿佛看见刺萢像红

宝石般在绿叶间闪烁， 猫耳

朵、 茶皮箩在茶树上冲我们

招手， 酸筒杆水嫩水嫩地立

在溪畔照镜子， 肥肥胖胖的

竹笋悄悄地拱开黄泥地……

清明前后， 是刺萢成熟

的时节。漫山遍野，一颗颗红

艳艳的小果点缀在碧绿的嫩

叶间，让人垂涎欲滴。

“黑皮， 摘萢去！” “黑

皮， 吃猫耳朵不？” “黑皮，

我们去挖黄麻笋好不？” 又

到刺萢成熟的季节， 耳边蓦

地响起遥远的童音。 那个叫

我 “黑皮” 的小男孩去了

哪里 ？ 那样动听的声 音 ，

那样甜蜜的笑容 ， 那样诚

挚的眼神。

重逢已过三十年。 前年

清明，他开着车给外公、外婆

扫墓。车子经过我家门前，他

带着老爹、 娘子一前一后走

进堂屋。“你好！”他双手插在

裤袋里冲我点了一下头，微

卷的发，黝黑的脸，我本能地

回应了一句“你好！ ”

若非我的母亲介绍，我

们谁也无法认出谁。

家里没有水果， 厨房里

只有刚摘的刺萢， 我赶紧用

白瓷碗盛了一碗， 然后泡了

三碗绿得透心的茶。“刺萢真

好吃！在哪摘的？”他笑着问。

我想像小时候那样顽皮地一昂

头“老地方！ ”但话到嘴边转了

方向。 客人走后，收拾茶碗，只

见父子俩的都已见底， 唯独娘

子的滴水未动。 娘子在车上问：

“那个女子是谁 ？ ”“儿时的玩

伴。 ”他淡淡地回答。 他的老爹

马上接着说：“是的， 小时候一

起玩过的。 ”

“妹妹，刺萢好吃！ 可惜终

究有些酸。 ”说这话时，正是今

年清明前后的一个清晨， 他带

着自己患了癌症的母亲徜徉在

刺萢夹生的村道上。 他的母亲，

那个和我母亲一块儿长大以闺

蜜相称然后远嫁他乡的妇人 ，

那个一直想让我给做她媳妇却

阴差阳错从未谋面的妇人 ，那

个给我电话声音都激动得发颤

的妇人。

如果可以， 我要亲手做一

瓶刺萢酱送给她。 这种山野间

的小果含有大量的鞣花酸 ，对

于一个罹患癌症且有高血压的

老人来说， 似乎再没有哪种水

果比刺萢更适合了。

我特地请假回了 一 趟老

家，采了满满一大盆刺萢，用凉

开水洗净， 晾干， 去掉蒂部小

叶， 然后把它们捣成暗红的果

酱， 再加入这个季节的槐花蜜

细细搅拌均匀， 用玻璃坛子密

封存放在冰箱里。

“五一 ”过后 ，老人要在长

沙做手术， 这瓶刺萢酱就算我

的见面礼吧。 我仿佛看见一双

忧伤的期盼的眼， 一张苍老的

绽放的脸……

相传龙生九子， 最小儿

子为貔貅， 偶犯天规， 罚为

水神坐骑。 一日随水神巡游

湘江， 趁水神与火神祝融下

棋谈天之际， 貔貅私会民女

“思” 于湘江之侧， 再触天

条。 玉帝大怒， 命投 “思”

于江中， 挥玉如意压貔貅，

如意化为山 ， 名曰 “船形

山”， 玉帝禁以貅命名而曰

“巫子 ”。 貔貅虽被压 ， 然

“船形山 ” 怎能压得住他 ，

强抬头终年面向湘江， 千百

年来思念湘女 “思”， 貔貅

头被后人称为 “乌子大岭”，

“乌子大岭 ” 盛产野果叫

“乌泡子” 又名野树莓，学名

“覆盆子”……

有词为证：“思往事，总

成空，皓月多情照画栊，死别

生离徒太息， 年华易老又秋

风；心上愁、眉上愁，无际皆

卿共白头，相思怎罢休！恨悠

悠， 思悠悠， 魂断湘江乌岭

秋，月明人倚楼！ ”

斗转星移，千百年间，貔

貅念湘女之邻贫苦， 故广积

财富吞于肚中， 只为救助湘

女众邻……后人独爱貔貅，

不只是因为貔貅聚财， 更因

貔貅重情重义，乐善好施。

数千载后， 龙母思念儿

子，率余下八子下界探亲，见

貔貅压“船形山”下，九龙双

泪直流，泪水哗哗流淌，瞬间

竟成十八条溪流，水深成潭，

故名“十八潭”。 而思念之苦

莫过于龙母，泪水不干，后人

称为“龙母潭”。 “龙母潭”也就

成为“十八潭 ”中第一潭 ，当年

潭深千尺，方围数十丈，然天长

地久，沧海桑田，第一潭慢慢由

大变小化为涓涓泉露， 只剩下

一口古井了， 当地人有的也就

改称“龙母泉”。 貔貅在龙王诸

子中生性聪慧，有继位之望，貔

貅所压之处亦名 “王子乙”，后

人称为 “王帝乙 ”，龙母探望之

地取名“探子冲 ”，而 “十八潭 ”

一改过去此地无名历史， 而成

为最早的地名。

明清时期， 商贾之人于湘

江支流洣水段设商船泊位 ，以

上下货物，取“十八潭 ”中 “潭 ”

字与泊位的 “泊 ”字 ，作新地名

为“潭泊”，至此，“十八潭”古地

名如同她流传千年的传说一

样，慢慢淡忘了！

古往今来， 天下游客在朝

拜完南岳衡山后，均会过湘江，

探雷市，溯洣水而上，自“潭泊”

登岸，遥拜“武子大岭”；然后穿

“潭泊垅 ”，越 “船形山 ”，经 “四

柱亭”，沿“石枧冲”水库左岸北

上，见“八字槽门”，攀“象形咀”

至 “十八潭 ”原址 ，求取 “十八

潭”天然古井“龙母泉”水，焚香

沐浴。

怜龙母思念貔貅， 千百年

来泪水不干 ，而 “龙母潭 ”虽由

大变小成为 “龙母泉 ”，却历经

千年从未干涸过 ，“龙母泉 ”泉

水味美甘甜， 富含多种微量元

素，于人体有益 ，且冬暖夏凉 ，

故千百年来潭泊人民莫不敬而

取之，并悉心保护至今……

多情总是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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